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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穎睿牧師
第四十四課：殉道的宣教策略 

(1) 楔子
1) 我們一直以來都企圖解答一個問題：在中國教會史中，有四個不同的浪潮和階段，是有關基督教的宣教士來華傳道的。他們有著不同的政治背景，採取不同的策略，但歷史告訴我們，頭三次（即景教、也里可溫教及明清時期的天主教）只是曇花一現，出現少時就不見了。但十九世紀來華的基督教宣教士卻能成功地把福音紥根在中國土壤上，究竟原因何在？這與他們所採用的策略有沒有關係呢？這正是我們要尋求的一個疑問。
2) 從另一方面看，十九世紀來華的基督教來華傳道的宣教士，卻非一些如前三者這樣「順利」，而是充滿荊棘，主要有幾個原因：
· 早期傳教士是隨著印度公司及英國軍隊進佔中國，他們無論是在和談上，訂立不平等條約，都是站在英國那一邊。事實上，他們是靠武力打開中國之門，以致傳教士可以自由在中國傳道。因此，中國人視他們為「帝國主義入侵者」，充滿了敵意，義和團事件是個最好的例子，到了1920年代，更有反基督教運動。
· 早期不少傳教士，目睹中國在政治上沒有民主政制，在宗教上沒有一神教，他們本以為這是另一個像非洲的黑暗大陸，對著擁有數千年文化的中國視為落後國家，看不起中國的文化，這帶來中國極度的反感。

· 不少傳教組織，每到一地，致力去購買土地，興建教堂、學校及醫院。「地主」在中國已經不為人所歡迎，更何況是「鬼佬地主」。

3) 凡此種種因素，造成了中國人對外國宣教士的反感，也造成了傳教的阻力。所以，從歷史角度去看，第四次傳教的情況較前三次更惡劣，況且到了1950年，共產黨全面打擊基督教，到了1960年有形的教會所剩無幾，傳教士被驅逐出境，不少都以為140年的傳道工夫白費，但誰會想到自1979年中共政府對基督教教會稍為放寬，中國教會如雨後春筍，忽然蓬勃起來，1947年只有70萬信徒，時至今日已有至少5000萬信徒分佈在中國各地，究竟原因何在？
(2) 內地會的策略
1) 在芸芸諸宣教機構中，內地會(CIM)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宣教機構，1/3的中國教會是直接或間接為CIM所創立的，所以，我的假設是：中國教會之所以能立足於中國，一定是與CIM的宣教策略有關。這正是我們要探索的問題。
2) 然而，我們要研究CIM的宣教策略，我們發現有兩大問題
a) CIM是一個非常「不正統」的宣教機構，Hudson Taylor所立訂的幾個特色都是非常不正統的。 
· 這個謂faith mission，不肯定薪金、不籌款、不借貸、不欠債，純用信心去倚靠神，這是一個好像非常「不負責任」的做法。 

· 深入及分散在中國內地，這無形是把宣教士放置在一個非常危險的處境中，尤其是在一個充滿敵意的國家中，正因這原因，CIM的宣教士殉道的至多，在義和團事件中， 40%是CIM的宣教士。從「人道」的立場看，這似乎又是一個非常不人道的策略。 
· CIM亦是第一個宣教機構差遣未婚婦女深入中國內地傳福音，這也是一個非常大膽的嘗試。 

· CIM把宣教士的子女集中在Chefoo學校，叫子女與父母分離，這又是否一個值得商榷的策略呢？  

· 他們特別強調與中國人認同，穿他們的衣服，吃他們的飯，住他們的屋，與中國人混在一起，而非建立一個Mission Compound。  

· 他們那種殉道(No Retreat, No Regret, No Reserve)精神，以致他們無論在中日戰爭，或是共產黨解放中國時期，都沒有任何一個exit plan，這簡直是不可思議。
凡此種種，這些策略都叫我們心中起了不少疑問，這種我稱之為「殉道心態的宣教策略」，看來是非理性、不人道的，但另一方面卻又是其中成功的主要因素，因為他們這種「犧牲」感化了成千上萬的中國信徒，以致在風雨中他們仍存著這種「殉道心態」，這正是中國教會成長的主要原因，但同時這樣的教會也不是沒有問題的，這正是我們要研究的一個課題。
b) 然而，我們卻又遇上了第二個問題，CIM不像其他有組織的宣教團體，他們沒有一個全盤計劃，也沒有編定好的策略，我們找不著檔案及開會記錄去追尋他們的策略。我們只能從一些宣教士的傳記、書籍、記錄及寄給China´s Millions的檔案中看到蛛絲馬跡，從而去構成一幅較完整的圖畫，我想這似乎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在前幾課中，我們已經看過 Hudson Taylor的見證，義和團一些殉道者的見證，其實不但是19世紀如是，20世紀也是如是。
(3) 張爾昌(Gladstone Charles Fletcher Porteous),郭秀峰(Arthur G. Nicholls)和柏格理(Samuel Pollard)與雲南苗族事工
1) 張爾昌及郭秀峰都是從澳洲來的內地會宣教士，他們追隨Samuel Pollard來到雲南的深山與苗族人士傳福音，影響極大。張爾昌生於澳洲之 Carngham (Victoria省1974年)，父親 John Dempsey Porteous從蘇格蘭移民到澳洲。他蒙神呼召加入中國內地會，與郭秀峰等宣教士來到雲南，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創造了Yi alphabet，他是採用拉丁譯音。他在Victoria Richmond的 Rehoboth Missionary College畢業，1904年來到中國，1906年被派到 Sapushan，專負責苗人的福音工作，同時他又學習中文，又因為他有醫學知識，以致他在苗人中作了很多醫治的工作。
2) 1907年他與郭秀峰醫生 (Dr. Arthur G. Nicholls)及王懷仁 (George E Metcalf)他們從昆明騎著驢子，經過三、四天翻山越嶺，終於抵達苗人居住的村莊，因為苗人從沒有見過白人，有金色頭髮、綠色眼睛、大鼻子、高大身軀，引起哄動，苗人一直躲在山區，耕種、打獵，生活非常落後。苗人拜鬼神、靈精，有許多迷信的習俗，他們燒香拜神，又是多神教，每逢婚禮或喪禮，他們打起鑼鼓、跳舞、叫著，希望藉此驅走邪魔，他們又殺豬及羊來獻祭，全村大吃整個星期，因為他們以為若不是這樣作，將會大禍臨頭，所以，一個人死後，通常經過20天才入土為安。
3) 當這些傳教士來到苗人村莊那年，發生了瘟疫，幾乎每個家庭都受到影響，圓周十哩內都受感染。因為前陣子有大雨降下，簡陋的房屋倒塌，那些地方人獸共住一室，衛生惡劣，以致發生傷寒疫症，受感染者都死亡，死屍橫陳，不得安葬，情況嚴重。郭秀峰與張爾昌二人，不顧生命危險，明知那兒發生疫症，仍然冒死進入災區，人家離開疫區，他們卻進入疫區。他們到了災區，一方面是醫治有病的，另一方面又安葬亡者，又幫助他們重建家園，又教導他們衛生，不與動物同住，又教導他們喝清潔食水，又幫助他們除去迷信的習俗。不少人因為他們的見證而信了主，他們開始讀聖經，最後並在Sayingpan(撒營盤鎮)建立了福音基地。  
4) 張爾昌於1980年與Minnie小姐結婚，Minnie小姐也是從英國來的傳教士，他們在撒營盤鎮建立了基地後，又繼續向北進發，在Nosu族人工作，並且大有成績，在Salaowu又建立了另一個福音基址，郭爾昌是一位出色的語言學家，他與郭秀峰把聖經譯成三種少數民族語文，馬可福音有Laqua language，馬太福音有Ha language，及整本新約聖經譯作Nosu語言。

5) 在眾多的信徒中，其中一位名叫黃志明，他在撒老盤鎮的教會學校受教育，後來在教會當起傳道人，並且主領撒老盤鎮的教會。到了1949年共有5500個苗人，Yi及Lisu信主，他拒絕參加三自教會，受到打壓和迫害，最後被判死刑，他的死卻激勵了無數的苗人，時為 1973年12月28日，英國西敏寺為他豎立一個近代十大殉道者的碑來記念他。
6) 張爾昌於1944年11月10日，在Salaowu染了傷寒 Tyhus而死亡，他死時苗人為他立了一個碑記念他，那時有二萬個 Yi及苗人信主，但到了今天，信主人數超 40,000人，在文革時代，他的墓碑被紅衛兵破壞，但後來得以復建。
7) 至於郭秀峰，他在1894年抵達中國，成為內地會傳教士，但他太太於1903年因病逝世，他是黃士明的導師，也是對他生命有極大影響的人，無可否認，郭秀峰和張爾昌的「殉道者心態」，的確激勵了像黃士明等千千萬萬的中國信徒，在1950年時代仍堅守信仰，以致中國教會可以在風雨中長大起來！ 

8) 最後，我們要談談Samuel Pollard(柏格理)他是英國循道會教友，加入了CIM，他也是與郭秀峰、張爾昌等人在雲南少數民族作宣教工作。他在1886年離開英國，1888年來到雲南，直至他在雲南染到 typhoid死亡。他最大的成就是創立了苗人文字，這稱為 Pollard Script (也稱為Ahmao Script)，一直沿用至今，他是借用一個循道會宣教士James Evans在北美洲紅番區所用的方法來創立苗人的文字，他創立這文字也得到一位中國人 Stephen Lee極大的幫忙，Pollard從沒有宣稱這是神特別啟示，以致他可以創出這文字，並譯成聖經，而是因神的恩典，他努力工作而得出的結果，他用這新的文字，把整本新約聖經翻譯過來，但可惜他在 1915年在雲南因染上傷寒而逝世，死在異鄉，被葬在那兒。1995年中國政府為他的墳墓修築，並宣稱為National Monument。

(4)   曹雅直與溫州教會
1) 溫州是中國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它稱為中國的耶路撒冷，一點也不誇張，因為溫州至保守的估計是有16%的人口是基督徒，教會林立，而且差派不少信徒到各地建立教會，而溫州教會的成立與CIM是有極密切的關係。

2) 早在1865年，一個英國內地會傳教士曹雅直(George Stott)來到這裏傳福音，一傳就傳了23年，在那兒建立教會，開枝散葉，並且栽培了不少「敬虔的信徒」。

曹雅直因病而要割除他的左腿，所以他又被稱為「獨腳傳教士」。當他申請為CIM的宣教士時，戴德生問他：「他只有一隻腳，為什麼你仍堅持來中國傳道呢？」他回答說：「因為有雙腿的人沒有回應，所以我單腿的便來！」

3) 1867年，曹雅直與另一對CIM宣教士蔡文才夫婦從上海來到溫州，建立佈道所，又開辦學校，他們在樂清、永嘉、瑞安、平陽等地建立教會，經過差不多10年時間已經建立了一個好基礎，在期間他們遭遇不少阻力及危險，但曹雅直本著「殉道者心態」，堅守崗位，成了許多人的榜樣，也成了溫州信徒的典範，所以到了日後政治動亂，他們仍堅守信仰，其中不少因拒絕參加三自教會而遭打壓，坐牢，其餘的改在家庭聚會，正式教會在文革期間所剩無幾。1979年後，中國對宗教稍為從寬，溫州教會又再蓬勃起來，成為了中國的燈台，這正是內地會宣教士留下來美好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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